
7月 21 号至23号，我随着昆明作家艺术家采风团走
进乌东德进行采访。我们直接来到农村，到工地，到农户
家，去感受真实的生活。我们与工人师傅交谈，与农民交
谈，去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我们通过自己的眼睛，去观察
金沙江大峡谷轰轰烈烈的水电站建设，去观察党的脱贫攻
坚政策给昔日贫困的农村、贫苦的农民带来的生活上、思
想上的巨大变化。

一

下着小雨，公路湿滑，车行进不算太快。好在雨一会就

停了。大雾从两边山峦升起，飘浮在密林上空。一位穿皮褂

的牧羊人赶着两头牛和几十只山羊从密林中出来，又隐没

在密林中。包谷苗已经吐穗，豆角苗缀满星星点点的白花，

烟叶伸展开肥厚的巴掌，头上顶着小黄花……两位采蜂人

用高倍望远镜朝远处瞭望，寻找隐藏在悬崖、树干上的野

蜂巢。

当日，正逢云龙乡的赶集日，有几个小贩在路边收购

野生菌。我问了问，收购价不到昆明市场价的三分之一。集

市上到处都是外来的水果，低价的糖果、糕点摊到处都是。

还有不少拾菌人陆续从密林中朝集市赶来。雨水好的年

份，拾野生菌的收入占了附近农民年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野生菌是天下最美味的食品，从来不愁销路，几个小时后，

云龙沾满露水的野生菌便会出现在昆明的农贸市场，甚至

空运至北京、上海、广州、香港……

云龙是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口最少的乡，云龙水库

像片碧玉镶嵌在崇山峻岭之间，一条直径2.5米的水泥管

道以倒虹吸的方式把水库的水输送到昆明，解决了昆明市

区六成的生活用水。为了确保水质的纯净，云龙山区大片

农田土地退耕还林，成了云龙水库的水源涵养地和保护

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禄劝县的云龙乡是昆明乃至

云南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典范。

二

皎平渡是金沙江大峡谷的一段，位于云南禄劝县与四

川会理县交界处。现在，这里成了乌东德电站的库区，水位

比过去升高了40多米，按照电站的规划设计，水位还将提

高30多米。过去站在皎平渡需要仰视的笔架山、毛公山现

在举目可及。原来的村庄、街道已经没于水下，只有一段简

易公路像条蟒蛇把头伸进水里，留在山坡上的尾部牵引着

人们的记忆。

乌东德电站是国家西电东输的重点工程，是金沙江中

下游大型梯级电站的第一梯级。这个梯级水电站包括乌东

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2020年10月前后，随着白鹤

滩电站的建设，位于皎平渡下游的树桔红军渡也将被淹

没。皎平渡已不复存在，树桔渡也将不复存在，选址重建，

那是必然。重要的是，长征精神不能被淹没，那是中华民族

复兴的宝贵精神财富，必须一代代传承，在社会主义建设

的新长征中发扬光大。

一座水泥桥飞架两岸，站在会理县“长征驿站”眺望前

方，夕阳下，山峰青翠，连绵起伏，披了一道金色的霞光；低

头俯瞰，峡谷中的阳光已经爬上山坡，库区的水有点浑浊，

却也静如止水。努力回忆皎平渡原来的模样，我突然想，毛

泽东、朱德以及那些从这里走过的红军，当时或许并没想

到过金沙江大峡谷今天会变成什么样子。然而，今天大规

模的水利水电建设，不正是他们开创的中华民族复兴伟大

事业的延续吗？

三

乌东德电站是中国第四大、世界第七大的水电站，以

发电为主，兼顾防洪、水运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近

1000亿投资，自2011年开始筹建，2015年正式开工建设，

至2020年7月，十二台机组已经有四台开始发电。2021年

10月，十二台机组将全部建成发电。如此高效的建设速

度，靠的正是红军长征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

300多米高的大坝把金沙江拦腰切断，连通了江两岸

的云南四川，两岸山体被掏成一座地下空城，隧道循环往

复、四通八达，十二台机组，六台在云南，六台在四川，都安

置在山肚子里。梯形大坝，顶宽超过30米。四条水龙从大

坝中段的水槽飞跃而出，轰隆隆响。江面上白浪滔滔，水雾

茫茫。工程车、运输车这条隧道进，那条隧道出，在大坝往

来穿梭。

金沙江大峡谷气候炎热，正烈日当头，工人们挥汗如

雨，在大坝上忙活。他们的红色工作服上，绣着“葛州坝水

利建设集团”字样。中午12点，面包车、皮卡车、电动三轮

车把饭送到工地上，工人们陆续放下手中的活计，向送饭

车聚拢。打了饭的工人，找个地方席地而坐，津津有味地吃

起来。饭菜不错，豆腐干、炒肉片，家常小菜，每样有点。

河南来的陈师傅估计三五天没刮胡子了，粗硬的胡茬

钢针样钉在下巴上。我问他这么热的天，是不是吃完饭就

要接着干活？他告诉我，是的！热就热点，跑来跑去耽误工

夫。我问他，参与这么大的重点工程建设，有什么感受？他

想想，笑笑说，能有什么感受，不过，回家过年说起来，还是

有点自豪的。

四

金沙江大峡谷沿岸土地稀少贫瘠，山高坡陡，交通极

为不便。原来，居民住房大多用泥巴冲墙，建在江边的山

坡、台地上。他们守着金沙江，人畜饮水却十分困难。路不

通，老人没出过山的比比皆是。电不通，村民没电视看，寂

寞无聊，天黑就睡。学生上学，要走两三个小时。生了重病，

要找人辗转抬出大山，才能得到医治。乌东德电站的建设，

极大地促进了这里的经济发展。路通电通水通，生态环境

改善，经济环境改善，给当地居民带来众多发展机遇。

库区建设，移民搬迁，涉及禄劝县乌东德、皎平渡、汤

郎3个乡镇，7个行政村，30个村民小组，1029户，3662

人。移民新村集中建在距离乡镇不远的山坡上。阳光下，一

排排白墙灰瓦的小洋楼喜气洋洋。道路贯通整个移民区，

区内有小学、中学、卫生院、活动室。

2019年10月，农户全部搬入新居。农户家中，衣柜、

家电一应俱全。有的农户在门前、阳台种了花草，有的农户

利用楼下的堂屋开起小饭馆、小超市……

疫情好转，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去了，加之气候炎热，出

门的人少，小区里静悄悄的。入户找了几个留守老人聊了

聊，都一个劲地夸党的扶贫政策好。

五

解读禄劝县扶贫攻坚取得的成效，是我们这次采风的

重要任务。由此，我们走进了乌东德镇赊角村干塘子村民

小组。

干塘子村民小组仅42户，152人，坐落在风帽岭下，海

拔3000多米的高寒山区，周围森林密布。因为寒冷，这里

仅出产洋芋、荞麦、青稞等农作物。过去，虽然生态环境优

异，但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物产单一，农户的日子过

得非常贫苦。

扶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干塘子村被确定为生态旅游

示范村，入村公路修通，村民住房重建，村里道路硬化，饮

用水进村入户，标准化公厕建成，房前屋后的田地加装了

护栏。村庄后面的山脚下，还修建了供村民演出娱乐的舞

台、广场，通往后山的小路还修了凉亭、栈道。墙是白墙，瓦

是灰瓦，屋顶墙体间统一绘了灰色装饰线，外墙上都挂了

装饰画。山林葱郁，草场如织，一个美丽的田园农庄像一幅

素色的刺绣，铺展在翠绿的山川草地竹木之间。

50多岁的善治学神情有些腼腆，儿子已经独立成家，

在外打工，女儿也已出嫁，家里就剩下夫妻二人。善治学家

的住房是10年前盖的，还比较宽敞，一个院落，一排房，堂

屋左边是厢房，右边是厨房，另外还有猪圈、牛圈。堂屋左

边沙发前，水泥地上被善治学敲掉一块，做了火塘。扶贫攻

坚阶段的宜居农房建设，经过评估，善治学家享受B级农

房改造政策，政府补助两万多元，他用这钱换了屋瓦，加固

了房子，美化了院墙。厨房还是老样子，里面的墙被熏得黑

黢黢的。善治学老两口非常勤劳，除种地外，靠发展养殖摆

脱了贫困。

孙宗芬70多岁，身体还硬朗，背着个大背篓在忙活。

她家的老房子评估为D级危房，必须拆掉重建。拆老房子

之前，政府为她盖了两间简易的过渡房。承载着她大半个

人生的老房子就要拆了，孙宗芬有些不舍，一直在院落里

拾掇，把一个狭窄的院落收拾得干干净净。说起来，孙宗芬

是个不幸的却令人敬佩的女人。当小学教师的丈夫与她育

有3个孩子，却在她35岁那年突然病逝。为了3个孩子，她

没再嫁，一个人含辛茹苦把孩子拉扯大。如今，孩子们都有

了自己的家庭、事业，都曾经多次提出，要把她接到大山外

面住，孙宗芬却不愿意。原来的老屋是没办法住了，幸好赶

上党的好政策，重建了新居。

在乌东德，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正是这样一个个感

人的故事，让我感受到人民群众身上所蕴含的巨大能量，

体会到脱贫攻坚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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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广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

程，我们可以更好地总结其文学特点，展望

其发展趋势。其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概括

为三个阶段：

一是1949年到1978年，属于与时代

共名的民族书写。在这一时期，广西少数

民族文学与整个时代的文学整体氛围是一

致的，意识形态表达比较突出。在一些作

品里，作家能够比较好地将时代命题与民

族元素较好地融合起来。比如，长诗《百鸟

衣》表现了劳动人民与封建势力之间的冲

突，控诉土司制度的罪恶。这些内容的表

达是蕴含在民族元素之中的。但我们看

到，在大多数的作品中，民族元素只是为作

品披上了所谓“少数民族”的外衣，很少触

及深层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而民族元素

只是作为政治图解的点缀，服务于意识形

态表达。

二是1979年到1988年，少数民族文

学作品中的民族性逐步加强。以韦一凡小

说《姆姥韦黄氏》为例，这部小说写壮族婚

俗，新婚三天新娘就回娘家住，直到怀上孩

子才能到夫家坐喜盘。也就是说，孩子出

生前，女人不能算作夫家的正式成员。作

品通过这个风俗化的叙事，塑造了女主人

公韦黄氏勤劳、善良和坚韧的形象，同时也

抨击了落后婚俗给人带来的悲剧命运。这

部小说对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的勾勒只是初

步尝试，深挖民族精神的作品在广西文坛

还不是太多。

三是1989年至今，少数民族作家不断

进行创作上的突围。这一时期，广西召开

了两次文学理论讨论会。一是大家熟知的

广西文坛“88新反思”，二是1989年“振兴

广西文学大讨论”。会上，广西作家评论家

大胆提出超越刘三姐模式，要进行文学上

的创新。在这之后，鬼子、凡一平、李约热、

田耳、红日、杨仕芳等少数民族作家不断涌

现，使广西文坛涌现了一支庞大的文学创

作队伍。

在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的不同发展阶

段，民族性的呈现方式是不大一样的。从

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代末，广西涌现出陆

地、李英敏、韦麒麟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作

家，他们为广西文学在全国争取了荣誉和

地位。这种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

的创作是与那个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百鸟衣》《刘三姐》等与时代共名的民族题

材创作，昭示出一种“看得见”的民族性。

到了90年代，从鬼子开始，广西民族

文学逐渐呈现出一种“去民族化”的创作态

势。无论是鬼子、凡一平的小说，还是李约

热、田耳、杨仕芳的小说，我们已经很少能

看到民族化的显在元素。90年代后的广

西民族文学大体上是一种融入主流的创

作，而且非常鲜明地体现了三个特征：超越

民族身份、突破地域性、摆脱对少数民族叙

事资源的依赖。这种“去民族化”的创作所

追随的是全国的文学潮流，确切地说，就是

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与融合，鬼子、

田耳、李约热的小说就不乏先锋色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广西少数民族作

家对民族性的放弃，只不过他们将对民族

性的书写隐含在文本的内核，而不是直接

显现出来。比如，杨仕芳曾说，他的小说试

图挖掘广西三江侗族同胞的隐忍性格。不

难看出，90年代以来，广西民族文学创作

的民族性书写不再表现为民族题材以及地

域民俗民风的显在书写，而把民族性书写

内化为一种民族文化性格的发掘。

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中，不得不面对

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身份、民

族题材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从全国层

面来看，那些取得较高文学成就的少数民

族作家，比如四川藏族作家阿来、宁夏回族

作家石舒清等获得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

奖的作家，他们的代表作都与自己的民族

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以《尘埃落定》

为例，这部小说描写土司王朝的生活方式

和藏族神秘的民间禁忌、巫术、风俗、宗教

等。但阿来并非就民俗而写民俗，他很警

惕那种显在民族性，而更看重对之进行审

美转化。首先作者写出了狩猎民族的英雄

主义本质。应该说，任何时代都呼唤民族

英雄的出现，这可以说是恒久不变的文学

主题。其次，这部作品体现了文学是人学

的理念。作者通过傻子的形象完成一种

“至美人性”的书写。这种至美人性所代表

的精神价值刚好与90年代物质主义的时

代氛围构成一种张力结构。三是敬畏自

然、尊重生命的民族信念。民族题材的审

美转换归结到一点，就是为了实现民族人

文地理刻度与精神坐标的建构，这是一种

内在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审美建构。

从近期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来看，

田耳的《一天》、李约热的《人间消息》、杨仕

芳的《而黎明将至》等小说集在某种程度上

显示了广西的人文地理刻度及其当地的精

神坐标。凡一平的上岭村、田耳小说中的

佴城、李约热的野马镇、杨仕芳的侗族乡村

等，已经成为广西的重要文化地理。这是

他们的创作获得许多认同的重要原因。

但不能不指出，与其他省份少数民族

文学书写相比，广西民族作家的民族化书

写体现了一种“看不见”的民族性。这种内

在的民族性书写的审美辨识度不高，容易

让读者产生一种审美错觉。所以，对这种

“看不见”的民族性，有待进行进一步的理

论概括、梳理和研究。而事实上，民族性书

写的审美维度是多元的，我们完全没有必

要将文学评判的标准进行单一化处理，对

民族文学来说尤其如此。

总的来看，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越

来越呈现出融入文学创作主潮的创作态

势。与此同时，凡一平、田耳等作家作品进

入各类文学排行榜，影响越来越大。其实，

他们的创作很难说是以民族性的缺失为代

价的，而是呼唤着一种新的民族文学评价

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

种民族辨识度不高的创作看作是对民族性

和地域性的超越。即便作为一种权宜之计

的表述，这种“超越”也不是说要放弃广西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所依赖的民族身份和民

族题材，而是要通过人文地理刻度和精神

坐标的建构，深入挖掘民族文化之魂，书写

少数民族精神史与心理史。应该说，这是

新时代广西少数民族作家所肩负的责任与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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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广西少数民族文学：：

如何更好地呈现如何更好地呈现““民族性民族性””
□□王王 迅迅

■■观观 点点

乌东德的新变乌东德的新变
□□曹卫华曹卫华

■■声声 音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的

支持和文艺方针的鼓舞下，我国少数民族文学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纵观我国少数民族文

学的发展态势，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书面文学

成绩斐然，民间艺人创作的口头文学可圈可点。

因此，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的日益发达和口头文

学的活态传承并驾齐驱，进而共同构成了双峰

并立的发展态势，源源不断地为我国文学宝库

增添了新的光彩。

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与全

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设立有着紧密联

系。1980年7月2日至10日，中国作家协会和国

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召开首届全国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会议，在会上决定设立全国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评奖。从第六届开始，这个奖的名字改

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从而更加明

确了这一奖项的导向性标识和不可替代性。据

中国作家网 2018年 5月发布的“历届全国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品一览”初步统计，

目前共产生了 680 部（篇）获奖作品、37 名获奖

译者。从这一文学奖项设立的初衷来说，全国少

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创办，对于发现少数

民族文学优秀人才、提升少数民族文学质量以

及扩大少数民族文学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知名

度，切切实实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换言之，

在骏马奖的推动下，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越来越

凸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民族性和现代性的高

度融合，成为我国当代文学版图的独特风景。由

此可见，这一国家级文学奖的设立，是对少数民

族文学创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有力地促

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

伴随着我国当代文学的快速发展，少数民

族作家、诗人娴熟运用汉语或母语创作出了许

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这些书面文学作品不

仅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对象，

而且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的

重要支撑。更重要的是，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骏马奖持续评奖的影响下，一些民族出现了

一批又一批的创作人才。以彝族为例，吉狄马加

的组诗《自画像及其它》以其鲜明的民族意识和

深刻的人类意识获得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奖一等奖。在此之后，彝族青年诗人诗作不

断涌现，在题材和形式上呈现出多样化的色彩。

阿蕾、贾瓦盘加、时长日黑等彝族作家也相继获

得了骏马奖，成为彝族小说界的代表作家，并影

响了许多彝族青年写作者，带动彝族小说创作整体水平的不断

提高。这些获奖作品对后来的彝族小说创作产生了示范作用，造

就了新的当代彝族文学的写作方式。这种写作方式不是简单的

照搬，而是借鉴中的传承与创新，所以是非常有价值的。正是基

于这样的机制，催生了一部又一部优秀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

品，为续写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料学、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

评学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地理学提供了大量新材料。

随着全国性各类文艺评奖机制的逐步完善，全国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骏马奖也从第八届开始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比如，

不再设置“儿童文学奖”，压缩了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诗歌、散

文、报告文学、理论评论等各个奖项的获奖数量（不超过 5部）。

第九届增设了“人口较少民族特别奖”。从第十届开始将评奖时

间从3年延长到4年，不再设置“理论评论奖”“人口较少民族特

别奖”。这充分说明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风向标作用

越来越凸显，越来越注重作品的艺术价值，提倡题材、主题、风格

的多样化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鼓励具有中国风格、体现

时代风貌、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作品。

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是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在历届骏马奖

的评选中，第二届至第九届都设立了理论、评论奖，共有 33 部

（篇）理论、评论作品相继获奖。通过这一奖项，推出了一批批少

数民族文学优秀理论、评论成果，发现和培养少数民族文学理

论、评论新人，促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繁荣发展。绝

大多数民族文学研究者获得骏马奖之后，更加关注当代少数民

族文学有关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当代少数民族文

学研究学者娴熟运用文学人类学、文化遗产学、民族学、民俗学

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以高远的学术立意、宏阔的学术视野和精

深的学理阐释，对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

探究，为建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学术体系作出了贡献。近

10年来，徐新建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

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李晓峰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史（1949—2009）》等多项成果的

推出，都有利于深入推进中华多民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促进对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提炼和建构。

从第十届骏马奖起，理论评论奖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继续设

置。但我看到，在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中，

对理论评论类项目加以扶持。同时，中国作协还专门设置少数民

族文学理论评论家签约项目。这说明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得

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我个人的视角来看，希望骏马奖能够恢复

理论评论奖，让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翻译和评论相得

益彰，共同承担新时代所赋予的神圣职责和历史使命，促进中华

民族各民族文学的共同繁荣发展。

总而言之，40 年来，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奖

机制逐步趋于完善，从原初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扶持激励，到如今

的优中选优原则，使之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这一奖项的创办，

对盘点、审视、筛选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以及促进我国当代

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